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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類別 ■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     □台語散文組 

作品名稱 浮生如歌 

序章 

 

西元 2000年，香港。 

又一如往常地下起雨了，絲絲惱人。 

我躺在貴妃椅上，手裡還是拿著那件大紅的秀禾服，我已經太累了，沒有力氣了，秀嫂走

了，姑姑一家的孫子偶爾還會來看我，但沒有人再提起，叫我再找個伴，平安帶他們的孫

子來吃飯。 

我跟平安說：「你們再不多來走動走動，興許哪天我走了，你該到哪尋娘去？」 

平安有點無奈，我看的出來，許是怨我沒給過他一個父親。 

仲璟，我只怨當初沒能死活拉著你一起上船，你只願做時代的英雄，你離開，我只能用漫

漫時光去等待，我只願時間走得很慢很慢，讓我在清冷的殘燭中能憶起你年少的模樣。 

平安說：「娘，我們會常來看你。」他許是看我時日不長，不再和我置氣罷了，我只求

他：「以後，我們孫家的孩子，不必大富大貴，但必須做個有用的人， 就和你父親一

樣。」他默默點了頭，他也知道我心裡難受。 

 

仲璟，我太累了，成為一個英雄是我給你最大的體面。 

初春的香港，終究不敵你我在初春的蘇堤，你那時真有趣，誰和女孩子約會還穿軍衣，腰

間還配把槍呢？我想逗逗你，猝不及防在你的臉頰上親了一口，你臉紅得像顆西紅柿，大

氣喘都不想喘一口，那時我就想，我一定要你成為我的丈夫。 

 

楊柳絲絲，我還記得你我共同在西湖上泛著小船，你眉宇間透著股英氣，你說：「我是一

個軍人，必會護妳一生周全。」我知道你心懷天下，而我，僅心繫於你。 

浮生如歌，我曾體會花腔的戲劇張揚，也有輕撫古琴的黯然神傷，仲璟，梨園要關了，我

們也該回家了。 

但願來世，你不再穿上那沉重的軍裝。 

我只願你一生平安，而我會在這下著細雨的清晨，打一把傘，緩緩向你走去。 

 

1. 

夏荷初殘，秋風起 

 

「晚棠呀，妳收拾一下，明日隨爹爹到東浦公館作客。」 

爹爹將我的名字命作晚棠，據說是母親生我的晚上，雨下了一夜，整個花園只剩海棠花仍

開著，其他花種早就殘落不堪，可能是想討個象徵，便將我取作晚棠，可沒想到，海棠花

的花語，早就用一句話，概括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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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上海，仍舊是那副繁華模樣：太過熱鬧，太過正常，正常的令人心慌。 

清廷倒台後，只要手裡有權力的國家，人人都爭著上海灘這塊，卻沒人敢越過那條線，各

方勢力在角逐利益，卻達到一種奇異的平衡，而操縱這一切的背後，便是我們這次的目的

地——東浦公館。 

  

仲璟，第一次遇見你，你剛及弱冠，而我年方二八，你和一群士兵剛從訓練場操練回來，

你理著三分寸頭，穿著和他們一樣的軍服，卻和他們都不一樣，不是因為你是東浦少帥，

也不是因為你是孫理的兒子，而是因你選擇將自己身陷在這動盪時代的暴風中心，甚至比

你父親走得更舉步維艱，你上新式學堂，和洋人學槍法，和英國人、德國人做買賣，你要

抵抗那些看輕你年紀的目光，導正家裡那些同父異母、整天只想靠著老本玩樂的弟弟們。 

上海的留言傳得比哪裡都快，連未出閣的我都知道你的不容易，但你背打得很直，外人眼

裡的困難重重對你來說不足以成為退卻的理由，而你彷若眼底有光，我循著光，看見了漫

天星河。 

 

人生恰如初相見，我仍記得彼時的你剛從操練場回來，先是回後院梳洗一番，才到前廳。 

只見欲走進前廳的你，髮梢上還帶著朦朧的水氣，被秋日的微風輕輕一吹，倒有些歲月靜

好的感覺，沐浴後的你沒有平日睥睨天下的清冷，濕潤的雙眼裡有著幾分的煙火氣，彷彿

六月的煙花都在你眼底綻放。精緻的鼻梁不輸洋人的挺拔，人們總說薄唇的人性子涼，但

你的唇角微微一勾，嘴角兩旁的淺淺梨渦若隱若現，似是剛出爐的棉花糖，明知很甜很

軟，卻又怕太燙，所以不敢靠近。 

 

我曩昔從未見過你，但人人皆知黃浦江的命運掌握在孫仲璟的手裡，我也曾想過你必是個

陰沉心狠之人，但此次一見，卻又和傳聞不太相同。 

 

沐浴後從後院走出的你，反而讓空氣中多了一絲清新的氣息，褪去了在商場運籌帷幄的老

練，在軍營裡殺伐果決的心狠，沒人記得你只不過是個二十歲的大男孩，世人皆知東浦少

帥是個心機深沉的狠角色，但此時的你穿著剪裁合宜的西服，白色的襯衣微微勾勒出寬闊

的肩膀，棉織筆挺的筒褲配上灣鱷鱷魚皮腰帶，你踏著一塵不染的皮鞋從院子裡不疾不徐

地走進門，一旁盡是眾人帶著討好、小心翼翼地問安，而你只是微微頷首，那是刻在骨子

裡的貴氣使然，此時，輕輕吹起的風和漫天的杏花錯落在你身旁。 

儘管身邊喧囂吵雜，但一時之間，我忘了言語，只聽見自己心臟「撲通、撲通」的聲

音……。 

 

午時用飯並無觥籌交錯的盛宴，卻是火候恰到好處的本幫菜，我們上海人吃飯愛配黃酒，

但黃酒太烈，我總不喜，也許是發現我從未動杯，你默默撤了我案前的黃酒，要人重新沖

一壺普洱上桌，「姑娘家別喝太烈的酒，前些日子剛得到上好的普洱餅，不如許姑娘替我

試試？」耳邊是你溫潤的聲音，輕巧的幾句話，四兩撥千金，掩蓋了我沒碰杯的尷尬，爹

爹讓我和你挨著坐，意欲明顯，卻無人願捅破，我知此次來孫府之行目的是訂下兩家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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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我爹爹需要官家人脈確保海外貿易的順利，而各地軍閥擁兵自重，需要資本買軍火糧

餉，在上海，商人是最穩定的金援來源。 

 

門當戶對，四個字，就足以決定我的一生。 

 

新時代運動、解放纏足、自由戀愛，仍無法彌平兩千多年門當戶對的概念，魯迅再娶了他

的學生許廣平，徐志摩和陸小曼結為夫婦，他們崇尚自由，而我有自己的路要走。延續兩

個家族的繁榮強盛、穩固整個上海的安定，我和他，許晚棠和孫仲璟，兩個可能會被歷史

輕描淡寫，甚至閉口不提的名字，背負著各自的責任，命運將兩個「不得不」的人兜扯成

圈，而我不知自己的未來又該走向在那裡，我解開了惱人的纏足布，卻解不開面對虛無未

知的明天，心中那份說不清道不明的沉重。 

 

飯後，你約我到南京東路走走，沒有大人，也沒有家僕，你整個人顯得放鬆許多，你突然

展顏笑道：「許姑娘，我們交個朋友吧！」這時，我才發現，你笑起來眼睛會像月兒彎

彎，露出潔白整齊的牙齒，你笑起來真好看，像初春綻放的鮮花，我不知道用花形容一個

男人恰不恰當，但我當時竟莫名覺得你笑起來就如花仙子似的。 

「你笑起來真好看，你應該常常笑的！」我鼓起勇氣稱讚了你，興許是沒有人敢當著面誇

你好看，你的面頰兩旁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泛起了紅暈，你撓了撓後腦杓說：「光有好看的

皮囊是沒法承擔大任的。」 

「那從今天起我們是朋友了吧？」 

「嗯，我們是朋友了。」 

「我覺得你跟我很像。」我們兩個不約而同地說出口，又在望向彼此眼睛的時候相視而

笑，我想，在我們的靈魂深處被神放置了相同的碎片，你是東浦少帥，我是上海商會會長

之女，我們從小就被教導該扛起怎樣的責任，我們渴望有朋友，卻又害怕別人帶有目的的

接近，我們也曾渴望自由，但在頭上那頂王冠加冕之下，稀鬆平常的自由都會被詬病為自

私。 

 

秋風正涼，我們兩個在南京東路上笑的沒心沒肺，一旁是繁華喧囂的十里洋場，我卻褪下

了平時待人的小心翼翼，總感覺在你面前不需要這般，哪怕我們僅是第一次見面，我卻在

你身上看見另一個自己，看見那顆必須保持孤傲卻又期盼產生聯繫的心靈。你彷彿心有所

感，突然定下腳步看著我，我這才發現你燦若星河的眼眸裡仍帶著尚未轉換的稚氣，二十

歲，一個美好的年紀，卻承擔了太多本不該有的東西。 

 

「晚棠，待會到步行街小心跟著我，上海沒你眼睛看到的這般安寧。」我聽出他話中有

話，但礙於人多也不便多問，而在不知不覺中，他也不再喚我許姑娘，也許，我們的關係

又靠近了一些。 

 

步行街上人潮擁擠，你因不想被識出而特意戴了頂帽子，我和你並肩走著，你特意放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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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步好走在我身邊，我的手背時不時會摩擦到你的衣角，突然，你牽起我的手，表面佯裝

鎮靜地道：「這裡人多，小心走散了。」但你卻不知道，此刻的我所有知覺都集中在指

尖，和你骨感分明的手，蜻蜓點水，卻足以在心中留下漣漪。 

 

「孫仲璟，今天謝謝你帶我出去。」你似是默認了我這樣叫你的名字，在很久以後，我才

知道這是第一次有人連名帶姓的這樣叫你，而在不久的將來，我總是喜歡寫你的名字，三

個字，一筆一畫，細細鐫刻，似是米開朗基羅雕刻大衛的虔誠，似是在香燈古佛前抄寫的

梵文，我的名字和你的，僅僅綑在一起，「孫仲璟」你彷彿知道我念你的名字背後代表的

是「我愛你」，會不自覺地露出微笑，但你不知道的是，在你看不到的世界，的另一邊，

這三個字，代表「我想你」。 

  

2. 

和你道別後，日子過得細潤無聲，我還是原本的那個我，白日到新式學堂學英文和基礎的

科學，晚上在家裡陪母親和姥姥吃茶聽戲，表哥去日本習醫回來了，開了間醫館，因為學

的是西方的技術，許多洋人和日本人身體微恙都會來找表哥，我也意外地知道了一些事，

袁世凱倒台後，各地軍閥割據，最近看上海經濟比其他地方都好，竟有意來上海分一杯

羹，若得不到些好處，那便想著鬥一鬥，外灘上的歌舞昇平，不過是暴風雨前的平靜罷

了，我倒是突然明白了你爹爹那天看我的眼神，卻不敢想你對我有何意思，我本以為那天

的你也是有幾分真心的，又或著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惺惺相惜，如果說，我是棋盤上被困住

的黑子，那你呢？你是會救我於囹圄的那顆致勝棋？還是那個下棋的人？抑或是一旁清醒

的看客？這時，我才發現，我竟看不懂你。 

 

下棋時，贏的一方叫「完生」，尚未定論者，稱「未生」，在風雨飄搖的日子裡，我們皆是

未生，下錯一步，滿盤皆輸，下對一步，便起死回生，接著，步步進逼，步步致命。 

 

再次見到你，是在英國人辦的宴會上，你那天穿著好看的燕尾服，說的英文沒有學堂先生

們的彆扭拗口，反而帶點淡淡的英倫腔，舞會的音樂響起，許多人都朝你望去，好奇你的

開場舞會和誰跳，你卻逕自的往我的方向走來，你走得很慢，我甚至開始不確定你是不是

在走向我，也不知道該看哪裡，該看向你嗎？如果你想邀請的人不是我，豈不貽笑大方？

若我假裝別頭過去不看你，那又顯得我有失禮儀，更何況是在他人都注視著你的情況下，

我只好啜飲著手中的香檳，突然，你就靜靜地站在我面前，揚起一抹好看的微笑，眼睛又

再次彎成好看的月亮形狀，「許姑娘，我能和你共跳開場舞嗎？」你的聲音不大，但全場

都安靜了下來，你將右手伸了出來做出邀請的姿勢，我將自己的手覆上你的，突然發現你

的手竟比我的暖上許多，「手怎會這麼涼？」你不在乎眾人打趣的目光，從容地問道，我

抬眸看向你的眼睛，今天的你將額前的瀏海梳了下來，看起來比以往溫柔許多，如果不去

注意你腰間還配了把槍的話。小提琴家已經肆意的任音樂流淌。一旁盡是眾人喧囂，高腳

杯的碰撞聲，不同語言交雜的聲音，但我只是希望在這夜晚過去後，我能看清楚，哪一個

你，才是真正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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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舞畢，金色的上海才正要開始，「晚棠，要一起出去吹吹風嗎？」你壓低了聲音在我

耳邊說著，「走吧！正好我也覺得裡面太悶。」走在林蔭道下，今晚的月光被雲給遮住

了，只看得見天空透著微微的清輝。 

「最近過得好嗎？」你先開啟了話題 

「還行，你呢？」 

「老樣子。」 

霎時無話，你凝視著河堤對面嬉鬧的孩童，「真好。」 

「你知道大人們意欲我倆成親之事吧？」無人願捅破那層紗，而你卻逕自開啟了這個話

題。 

「知道。」但我，又該說些什麼呢？ 

 

「妳若不想嫁我，我不會強迫妳，長輩那邊我也會想法子解決，但妳若願意成為我孫仲璟

的妻子，我定會讓妳成為全上海最幸福的女人，我是一名軍人，定會護妳一生安穩。」惜

字如金的你一口氣說了好多話，說完後似是有些羞赧，又或是已在腦海裡演練許久，終於

派上用場的如釋重負。 

你把選擇權交在了我的手裡，一直以來，我以為自己是大人們手中的一枚棋子，該放在棋

盤那個位置，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都早已被安排得好好的，但你說的話，卻讓我看見了不

同的希望——我不必是為了誰，不必成為誰的棋子。 

我只是我自己。 

我只是許晚棠。 

一想至此，便覺得心中原本繚繞的雲霧都被你輕輕吹走了，整個人輕鬆了不少，就想打趣

你一番。 

「那……孫仲璟，你是希望我答應你呢？還是不答應你呢？」 

「我……我」你的目光開始飄移到我的後方，似是該苦惱怎樣的回答才算妥當。 

你突然打直了背板，用正經的口吻說道：「我，自然是願意的！」 

說完還用輕咳聲掩飾自己，但你面頰兩團雲朵般的紅意早已出賣了你。 

走在河堤旁的小徑，原本的侷促不安在此刻都消失的無影無蹤，被雲遮住的月亮也探出頭

來聽我們的悄悄話，銀色的月光將我們的影子拉的好長好長。 

「那我們改天再一起出去玩吧？去西湖過元宵，就我們兩個。」你轉過頭來興致高昂地問

著我，眼底不是流星了，這次，是溫暖的小太陽。 

「好，孫仲璟，我等你來接我。」 

在回去的路上，你突然牽起我的手，指尖輕觸，因為平時操練的關係，手上有著明顯的

繭，卻令人討厭不起來，反而有種特別的安全感。 

 

3. 

自從我們在宴會上將彼此的立場表明後，之後的日子彷彿是神不小心把墨水換成了蜂蜜，

祂把我的日子都寫的甜滋滋的。你時不時會派人送些我喜歡的話本來給我，在話本中夾著

一張紙箋，「今天吃了好吃的酒釀湯圓，改天我們一起吃。」「今天我爹罰了弟弟們，我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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憋不住笑，先說，不是我告狀的！」偶爾是這樣的日常，幾句話讓我看見了你心裡住的那位

小男孩，平常不苟言笑的跟個冷面將軍似的，有誰知道令人聞風喪膽的東浦少帥其實是個

愛吃愛調皮的崽呢？還記得有一次，你直接在紙上寫著：「知道我心悅妳吧，怎麼都沒聽妳

說過喜歡我？」那時的我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如果被傳信的家僕看見該怎麼辦，知道你操

練完是午時，我便乘車去公館等你，當你回來看到我坐在前廳喝茶等你，顯得有些意外，我

示意有話跟你說，而你摒退了眾人。 

「孫仲璟，我有悄悄話要跟你說，你靠過來一點。」 

你輕輕地彎下腰來，眼睛剛好跟坐著的我平視，你就這麼直直地看著我的眼睛，你不知道

當下我在心裡數了幾遍一二三，才有勇氣把話說出口。 

「孫仲璟，我喜歡你，但這麼重要的是怎麼能在紙上說呢？我想親口告訴你。」 

剛剛蹲下來的你彷彿受到什麼巨大的衝擊，腳步有點不穩的一直咳嗽。 

你突然站直的斂了斂衣角，故作鎮定的道：「姑娘家家的！怎麼可以這麼說話呢？」 

「反正也只對你這麼說話呀。」我看見你努力地想控制表情，但眼睛又不自覺的瞇成好看

的弧度，你的眼睛比你的嘴巴更愛笑。 

「開心就開心，為什麼還要忍著？」 

「因為我是軍人，要隨時莊重肅穆。」 

「但在我面前你不需要這般，對我來說你不只是名軍人。」你更是我心悅的人。 

「既然你都來了，吃完午膳再走吧。我讓廚房順便弄些酒釀給你吃，我家的酒釀湯圓可好

吃了。」你看起來心情大好，不知怎麼的，看見你開心我就覺得很滿足。 

 

4. 

時光流轉，一年又過去了，不知不覺就來到了元宵，你帶我到西湖賞燈。 

 

初春仍涼，但西湖的景依舊美的動人，我們倆站在蘇堤上，看著楊柳和已被掛上去的紙燈

籠，隨風快樂的在那裡飄著，此刻的我心情也跟那燈籠一樣，是歡喜的。是因為你在我旁

邊，也因為此刻的你是展顏歡笑的，你看著遠方的山，我趁著沒人注意這邊，迅速的在你臉

頰上親了一口，你突然睜圓了眼睛，不敢相信發生了什麼事，那天的你真有趣，穿著墨綠色

的軍裝，披了大衣，帶了帽子，還配了把槍，但臉卻紅的跟受委屈的小媳婦似的，我那時就

想，這世界上有千千萬萬個人，為什麼我就剛好遇見了你？喜歡你眼底有萬千星河的模樣，

喜歡你笑起來眼睛會變成月牙彎彎，喜歡你在冷冽的外表下住著一個軟軟糯糯的小男孩，

喜歡你在這個混亂昏暗的世界裡，仍是那個溫柔且勇敢的你。 

 

「若世界黑暗，就成為自己的光。」你曾在紙上這麼寫著，是對我說，也是對你自己。 

下午，你帶我在西湖上泛著小舟，晚上，星星都下沉了，古街上都是張燈結綵，「先生，要

不要跟您的夫人一起畫個燈籠？」旁邊的小販和藹的問著。 

我正打算解釋我們的關係，你卻逕自開口說：「好啊，我們一起畫個燈籠吧！夫人？」甚至

是俏皮的眨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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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燈籠上寫了四個大字：「浮生如歌。」 

然後將筆給我，示意我接著寫下去，我想了想，便寫道：「而我多麼願你是首恆久的歌。」 

最後，你提了一行字，「孫仲璟、許晚棠，歲次乙丑，於西湖。」 

也許我們的人生對這亙古的宇宙來說，不過是隨時都可以終止的一首曲子，但我慶幸自己

遇見了你，只希望時間變得很慢很慢，讓我永遠停在這幸福的時刻。 

那天晚上火樹銀花，整條街都被金燦燦的燈籠裝飾得耀眼動人，同樣是被光照的明媚無寐

的夜，上海是令人眼花撩亂的燈紅酒綠，但西湖的亮反倒像是一種溫暖的鵝黃，是人與人

之間對新的一年裡新的盼望，每個燈籠上寫的，都期盼能寄予天聽，「願使歲月靜好，現世

安穩。」不是胡蘭成和張愛玲間專屬的情話，是我們這一代人，最大的奢求。 

 

5. 

同年三月，我們倆成親了，你說，要把十里洋場化作十里紅妝，你沒說謊，整條南京東路

都是張揚的紅，有敲鑼打鼓的，有吹嗩吶的，滿滿的歡騰氣息，我們那天乘著黑色禮車繞

了一圈，最後來到目的地，東浦公館。 

 

你先下車，然後來扶我，我穿著秀禾服，頭頂著紅色蓋頭，頭上還插著兩個鳳凰金釵和一

對玉步搖，總感覺有點沉，旁邊是媒婆說著吉利話，上海許多有頭有臉的人都來了。 

「砰！砰！砰！」在一片喜慶中，突然響了三聲槍響，空氣瞬間凝結。 

「快找掩護！」不知是誰大聲呼喊，所有的人開始抱頭亂竄，許多沒見過這種場面的女眷

們尖叫出聲，使場面更加混亂。 

你和你的兄弟們立馬掏出腰間的槍，成備戰狀態，並要我們趕快躲入公館。 

「晚棠，你趕快進去！」 

「那你怎麼辦？」 

「放心，待我把作案之人找出，會去找你！快！你快進去！」 

你命令侍衛把賓客全部送進公館安置，在重重的銅門關起來的剎那，我看見你扣下扳機。 

「砰！」大門關起來的聲音混著槍聲，外面和裡面已然成為兩個世界。 

 

我看著公公和我爹皆一臉陰沉，無人欲開口說話，我心裡早已焦急無比，但從今天開始，

我便是少帥夫人了，我不能慌，我扯下自己的蓋頭，用宏亮的聲音說：「大家稍安勿躁！

我們暫時安全了，孫少帥一直以來對上海的付出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們要冷靜，他們是

軍人，會保護我們！」 

大家瞬間安靜了下來，連爹爹都不可思議的看著我。 

外面的聲音漸漸沒有了，但從今天開始，我們知道上海的狼煙已經升起來了，而我們兩

家，一直以來的準備，就是為了這一天到來時能轉守為攻。 

從今天開始，我不只是許家嫡女，更是孫仲璟的夫人。 

 

我的大婚之日戲劇般將人生轉進另一個彎道，這場喜宴注定是無法進行下去了，待侍衛將

大門打開，門檻下沒有任何的血跡或屍體，但空氣中瀰漫的血腥味提醒著眾人剛剛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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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事，以你為首，你們踏著肅穆的步伐走進公館，你刻意壓低聲音說道：「今日亂事失

了各位貴賓興致，是孫某的不是，為表歉意，凡在上海設籍之人，免兩個月之稅務，孫某

會派師團護送各位回家，今天讓各位見笑了。」大家表面雖恢復鎮靜，但一聽能離開，每

個人都如同腳底抹油，不到一刻鐘，諾大的公館就只剩下我們兩家的人了。 

公公將你喚去書房問話，爹爹走過來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妳要慢慢習慣這種日

子。」 

 

洞房花燭夜，你沒回來，你還在查幕後主使是誰，並設了宵禁。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上海的

夜晚這般安靜，而我卻睡不著。我就坐在床邊等你，當天邊泛起魚肚白，你才踏著疲憊的

腳步回來。 

「要先去洗漱嗎？」我很擔心你，但說出口只會讓你突增負擔吧？ 

「嗯。」你的聲音變得好小，當中是滿滿的疲倦。 

 

發生了這麼大的事，結婚隔天請安拜祖之事都免了。 

「孫仲璟，你先去休息吧，等等早飯送上來我再叫你。」 

「那先抱一個。」你突然張開雙臂將我擁入懷裡，還聞得到你剛洗澡後身上淡淡的皂香和

棉麻衣服被曬暖的味道。 

「晚安！」又或者是早安？你寵溺的摸摸我的頭，就跑去睡覺了，徒留我一個人站在那

裡，心動不已。 

 

後來，消息指出這次的背後主謀是北方的人，他們已經坐不住了，但是沒了北方，還會有

南方，沒有內憂，也會有外患。你那天晚上沒回來，就是為了將他們在上海的據點根除，

沒留下一個活口，有人說你太狠了，根本是閻王轉世。 

但我知道你是想殺雞儆猴，告訴那些不安分的人——上海是孫家的地盤。 

有這麼一個保護傘，洋人們倒是樂見其成，只有上海安穩了，他們才能有源源不絕的買賣

生意 。 

 

6. 

最近的日子過得挺好的，就算每天再忙，你也會記得回家，也因為風波漸漸過去，各式宴

會和慈善募款的邀請函又如雪片般的寄過來，以前不想去的話只要跟爹爹撒個嬌就能糊弄

過去，現在，我是孫家的媳婦，我要去，才代表我們重視那些活動以及背後的主辦勢力。 

幾個月後，你突然拿著一張邀請函給我，是英國人在香港辦的茶會，你說你走不開，要我

替你去一趟，雖說這次是一個剛嶄露頭角的瓷器商人，但鮮少有人知道他是英國大臣的外

甥，多交一個朋友，便少一個敵人。 

 

那天你來碼頭送我，眼睛留露出不捨，我覺得你真可愛，便笑道：「又不是都不回來了，

哭什麼？」 

「是啊，又不是不回來了，我哭什麼？」那時的我來不及深究你眼裡的意思，便匆匆忙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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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了船，坐在靠窗的位置，發現你一直站在原本的地方揮手道別，看你這般模樣，我也

忍不住的落下淚來，還沒離開，我就開始想你了。 

 

你派了數名底下的精兵陪我一起去香港，到香港後，他們帶我到你名下的一棟洋樓安置，

我剛到香港的那些天，一直吐一直吐，一開始以為是水土不服，但過了幾天仍不見好，便

請個醫生來看看，醫生說我有喜了。 

我連忙寫信給你，此刻也顧不得什麼賣瓷器的查德先生了，只想趕快回上海，沒料信還沒

寫完，查德先生便自己登門拜訪了。 

「夫人，恭喜你有喜了。」這件事我只告訴身邊的親信，他怎麼會知道？我內心的警鈴不

由得大響。 

「這是少帥託我轉交的信，看完你就會明白了。」查德說完後就離開。 

 

「晚棠，吾妻：當妳看到這封信時，應該已經平安到香港了吧，原諒我讓妳孤身一人離開

上海，查德的身份我沒有騙妳，我之前救過他一命，如果要和我傳信就透過他，上海開始

亂了，我們營裡已經有人遭了算計而失去性命，我不放心妳繼續留在這裡，但我也沒辦法

放著上海百姓的安危不顧就一走了之，我會專心帶兵，待上海安定後再接妳回來，妳的皮

箱裡有一個暗夾，裡面有我幫妳準備的禮物，之後我會讓妳爹娘也先過去，好讓妳安心，

別怕，有我。」 

我看完後內心五味雜陳，難怪你要我身上帶著你的玉珮和那麼多的銀票，難怪你那天在碼

頭會突然哭出聲，孫仲璟，你為什麼不跟我商量就擅自作主呢？你會擔心我，但你忘了我

也會擔心你呀。 

我試著出去找你，但門外的侍衛卻拚了命的阻攔我。 

「夫人，妳莫要為難我們了，少帥可是下了軍令，若我們擅自讓妳回上海，我們都得

死。」 

「是呀夫人，只有妳安全了，少帥才能專心帶兵打仗呀！」 

孫仲璟，這是我第一次對你生氣，我氣你的愚，不跟我商量就覺得自己能擺平一切，我氣

你太聰明，你知道我的軟肋是什麼。 

我打開皮箱的暗夾，裡面是一把槍和一張紙條，「我不在的時候，讓它保護你。」我看到

你寫的字，彷彿是在和你說話，忍不住潰堤大哭。 

 

7. 

「孫仲璟，我懷孕了，你要當父親了，我在香港等你，一切安好，勿念。」 

從第一次看見你，我就知道你注定成為一名英雄，你將成為軍人應盡的責任放在第一，將

人生中為數不多的溫柔都給了我，卻忘了給自己留條後路。 

我心疼這麼倔又這麼傻的你，你考慮了所有可能，你把每個人都照顧到了，但你卻忘了：

我想陪你一起迎接風雨，我不想躲在你的背後。 

 

下次收到你的消息是爹娘也逃來香港的時候了，他們一下子蒼老了許多，也不願意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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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過得怎麼樣，來香港後，爹爹又憑著自己的商業手腕重新站穩了腳跟，但我知道，有些

事情變了就不再回來了。 

「晚棠，吾妻：我們的孩子就取名叫平安吧！我會平安，你們也是，等到戰事消停，我會

去香港找你。」 

 

「最近孕吐的厲害，平安好像知道自己的名字了，我叫他時他總踢我。」 

 

「醫生說下個月就要生了，我總有些害怕，最近常夢到和你一起去賞燈的時候，孫仲璟，

你知不知道我很想你？」 

 

「平安出生那晚，我痛得厲害，我們的孩子出生時哭的可大聲了，爹爹說這是個好兆頭，

孫仲璟，你什麼時候來？」 

 

「平安已經會爬了，『父親』兩個字對他太難，我教他怎麼念『爸爸』，就等你來聽了

啊。」 

 

查德說你都有收到信，但未免暴露身分，無法寫信回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寬慰我，但

現在我只能選擇相信，相信你還活著，是我活下去最大的依靠。 

 

我每天都看著報紙上的軍方死亡名單，慶幸上面沒有你的名字，卻又因收不你的消息而焦

急地坐立難安。 

上天似是經不起我的垂憐，我收到了你的回信。 

「晚棠，吾妻：妳不用再給我寫信了，我雖活著，卻很難去找妳了，我已深陷鬥爭跟攻防

的泥濘太深，我害怕自己靠近妳，只會為妳帶來不必要的危險。讓我被世界遺忘，是我唯

一想到，能保護妳的方法。不能見到妳的我，跟死了沒什麼區別，我不願妳抱著巨大的期

盼，最後迎來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我很慶幸這輩子妳成了我的妻，和妳相處後，我

才發現自己也是個有血有肉的人，妳說，妳常常夢到我，殊不知我總是想妳想得一夜無

眠，這輩子我虧欠最多的是妳，在乎最多的也是妳，妳不必再等我了，過妳自己想要的人

生吧，這輩子欠了妳和平安這麼多，也許，只能下輩子來還罷！」 

我看完早已哭的泣不成聲，孫仲璟，你說浮生如歌，你卻忘了沒有你，我的曲子又該唱給

誰聽呢？我常常在想，如果那天我沒上船一切會不會不一樣，我們會不會白首不分離，還

是你會因有太多牽掛而被敵人制約？我已無法再去多想，我只希望你能平安。 

 

8. 

在很久很久以後，我才知道，海棠花是思而斷腸的意思，但我許晚棠不會因為命定論，而

成為一個消極的人。 

「若世界黑暗，就成為自己的光。」這是你對我說的，而我從未忘記。 

我給了平安雙倍的愛，我接手了爹爹的事業，成為香港第一個女性的商會會長，人們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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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香港有個許晚棠。」 

但我心中，始終認為香港是我生命的過客，上海才是我的家。 

人們不知道的是，我的堅強是在模仿，模仿一個叫孫仲璟的人，成為你，我就不會忘了

你。 

「上海有個孫仲璟。」也許世界把你遺忘了，但我不會。 

 

浮生如歌，而我多麼願你是首恆久的歌，這樣在每個寂靜的夜晚我就能把你輕輕哼唱。陌

上花開，我早已過了如花的年紀，但我永遠記得你笑起來彎彎的月牙眼睛，不經意的淺淺

梨渦，挺拔傲岸的身形，以及不知所措時會泛起紅暈的臉，還有還有，你把冷酷給了世

界，獨留了一份溫柔給我，於我而言，你的一切都是這麼美好。 

 

外面又下起雨了，你是不是戴著帽子，披著披風在等我？ 

等我一下，我拿把傘，這就去找你。 

 

 


